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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好读书柜》经典版

——白洋淀纪事之二

月亮升起来，院子里凉爽得很，乾净得很，白天披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，正好编席。女人坐在小院当中，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。苇眉子又薄又细，在她怀里跳跃着。

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？不知道。每年出多少苇子？不知道。只晓得，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，全淀的芦苇收割，垛起垛来，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，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。女人们，在场里院里编着席。编成了多少席？六月里，淀水涨满，有无数的船只，运输银白雪亮的蓆子出口，不久，各地的城市村庄，就全有了花纹又密、又精致的蓆子用了。大家争着买：「好蓆子，白洋淀席！」

这女人编着席。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，就编成了一大片。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，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。她有时望望淀里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。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，风吹过来，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。但是大门还没关，丈夫还没回来。

很晚丈夫才回来了。这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岁，头戴一顶大草帽，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，黑单裤卷过了膝盖，光着脚。他叫水生，小苇庄的游击组长，党的负责人。今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来。女人抬头笑着问：

「今天怎麽回来的这麽晚？」站起来要去端饭。水生坐在台阶上说：

「吃过饭了，你不要去拿。」

女人就又坐在蓆子上。她望着丈夫的脸，她看出他的脸有些红胀，说话也有些气喘。她问：

「他们几个哩？」

水生说：

「还在区上。爹哩？」

女人说：

「睡了。」

「小华哩？」

「和他爷爷去收了半天虾篓，早就睡了。他们几个为什麽还不回来？」

水生笑了一下。女人看出他笑的不像平常。

「怎麽了，你？」

水生小声说：

「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。」

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，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，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。水生说：

「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。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安上据点，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，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。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。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。」

女人低着头说：

「你总是很积极的。」

水生说：

「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，是干部，自然要站在头里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。他们不敢回来，怕家里的人拖尾巴。公推我代表，回来和家里人们说一说。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。」

女人没有说话。过了一会，她才说：

「你走，我不拦你，家里怎麽办？」

水生指着父亲的小房叫她小声一些。说：

「家里，自然有别人照顾。可是咱的庄子小，这一次参军的就有七个。庄上青年人少了，也不能全靠别人，家里的事，你就多做些，爹老了，小华还不顶事。」

女人鼻子里有些酸，但她并没有哭。只说：

「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。」

水生想安慰她。因为要考虑准备的事情还太多，他只说了两句：

「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，打走了鬼子，我回来谢你。」

说罢，他就到别人家里去了，他说回来再和父亲谈。

鸡叫的时候，水生才回来。女人还是呆呆地坐在院子里等他，她说：

「你有什麽话嘱咐我吧！」

「没有什麽话了，我走了，你要不断进步，识字，生产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什麽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後面！」

「嗯，还有什麽？」

「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。捉住了要和他拚命。」

那最重要的一句，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。

第二天，女人给他打点好一个小小的包裹，里面包了一身新单衣，一条新毛巾，一双新鞋子。那几家也是这些东西，交水生带去。一家人送他出了门。父亲一手拉着小华，对他说：

「水生，你干的是光荣事情，我不拦你，你放心走吧。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，什麽也不要惦记。」

全庄的男女老少也送他出来，水生对大家笑一笑，上船走了。

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。过了两天，四个青年妇女集在水生家里来，大家商量：

「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。我不拖尾巴，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。」

「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。」

水生的女人说：

「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——」

「哪里就碰得那麽巧，我们快去快回来。」

「我本来不想去，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，有什麽看头啊！」

於是这几个女人偷偷坐在一只小船上，划到对面马庄去了。

到了马庄，她们不敢到街上去找，来到村头一个亲戚家里。亲戚说：你们来的不巧，昨天晚上他们还在这里，半夜里走了，谁也不知开到哪里去。你们不用惦记他们，听说水生一来就当了副排长，大家都是欢天喜地的——

几个女人羞红着脸告辞出来，摇开靠在岸边上的小船。现在已经快到晌午了，万里无云，可是因为在水上，还有些凉风。这风从南面吹过来，从稻秧上苇尖吹过来。水面没有一只船，水像无边的跳荡的水银。

几个女人有点失望，也有些伤心，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。可是青年人，永远朝着愉快的事情想，女人们尤其容易忘记那些不痛快。不久，她们就又说笑起来了。

「你看说走就走了。」

「可慌（高兴的意思）哩，比什麽也慌，比过新年，娶新——也没见他这麽慌过！」

「拴马桩也不顶事了。」

「不行了，脱了缰了！」

「一到军队里，他一准得忘了家里的人。」

「那是真的，我们家里住过一些年轻的队伍，一天到晚仰着脖子出来唱，进去唱，我们一辈子也没那麽乐过。等他们闲下来没有事了，我就傻想：该低下头了吧。你猜人家干什麽？用白粉子在我家影壁上画上许多圆圈圈，一个一个蹲在院子里，托着枪瞄那个，又唱起来了！」

她们轻轻划着船，船两边的水哗，哗，哗。顺手从水里捞上一棵菱角来，菱角还很嫩很小，乳白色。顺手又丢到水里去。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。

「现在你知道他们到了哪里？」

「管他哩，也许跑到天边上去了！」

她们都抬起头往远处看了看。

「唉呀！那边过来一只船。」

「唉呀！日本鬼子，你看那衣裳！」

「快摇！」

小船拚命往前摇。她们心里也许有些後悔，不该这麽冒冒失失走来；也许有些怨恨那些走远了的人。但是立刻就想，什麽也别想了，快摇，大船紧紧追过来了。

大船追的很紧。

幸亏是这些青年妇女，白洋淀长大的，她们摇的小船飞快。小船活像离开了水皮的一条打跳的梭鱼。她们从小跟这小船打交道，驶起来，就像织布穿梭，缝衣透针一般快。假如敌人追上了，就跳到水里去死吧!

後面大船来的飞快。那明明白白是鬼子！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，摇橹的手并没有慌，水在两旁大声哗哗，哗哗，哗哗哗!

「往荷花淀里摇！那里水浅，大船过不去。」

她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，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，迎着阳光舒展开，就像铜墙铁壁一样。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，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!

她们向荷花淀里摇，最後，努力的一摇，小船窜进了荷花淀。几只野鸭扑楞楞飞起，尖声惊叫，掠着水面飞走了。就在她们的耳边响起一排枪!

整个荷花淀全震荡起来。她们想，陷在敌人的埋伏里了，一准要死了，一齐翻身跳到水里去。渐渐听清楚枪声只是向着外面，她们才又扒着船帮露出头来。她们看见不远的地方，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，有一个人的脸，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。荷花变成人了？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？又往左右看去，不久各人就找到了各人丈夫的脸，啊！原来是他们!

但是那些隐蔽在大荷叶下面的战士们，正在聚精会神瞄着敌人射击，半眼也没有看她们。枪声清脆，三五排枪过後，他们投出了手榴弹，冲出了荷花淀。

手榴弹把敌人那只大船击沉，一切都沉下去了。水面上只剩下一团烟硝火药气味。战士们就在那里大声欢笑着，打捞战利品。他们又开始了沉到水底捞出大鱼来的拿手戏。他们争着捞出敌人的枪支、子弹带，然後是一袋子一袋子叫水浸透了的面粉和大米。水生拍打着水去追赶一个在水波上滚动的东西，是一包用精致纸盒装着的饼乾。

妇女们带着浑身水，又坐到她们的小船上去了。

水生追回那个纸盒，一只手高高举起，一只手用力拍打着水，好使自己不沉下去。对着荷花淀吆喝：

「出来吧，你们！」

好像带着很大的气。

她们只好摇着船出来。忽然从她们的船底下冒出一个人来，只有水生的女人认的那是区小队的队长。这个人抹一把脸上的水问她们：

「你们干什麽去来呀？」

水生的女人说：

「又给他们送了一些衣裳来！」

小队长回头对水生说：

「都是你村的？」

「不是她们是谁，一群落後分子！」说完把纸盒顺手丢在女人们船上，一泅，又沉到水底下去了，到很远的地方才钻出来。

小队长开了个玩笑，他说：

「你们也没有白来，不是你们，我们的伏击不会这麽彻底。可是，任务已经完成，该回去晒晒衣裳了。情况还紧的很！」战士们已经把打捞出来的战利品，全装在他们的小船上，

准备转移。一人摘了一片大荷叶顶在头上，抵挡正午的太阳。几个青年妇女把掉在水里又捞出来的小包裹，丢给了他们，战士们的三只小船就奔着东南方向，箭一样飞去了。不久就消失在中午水面上的烟波里。

几个青年妇女划着她们的小船赶紧回家，一个个像落水鸡似的。一路走着，因过於刺激和兴奋，她们又说笑起来，坐在船头脸朝後的一个噘着嘴说：

「你看他们那个横样子，见了我们爱搭理不搭理的！」

「啊，好像我们给他们丢了什麽人似的。」

她们自己也笑了，今天的事情不算光彩，可是：

「我们没枪，有枪就不往荷花淀里跑，在大淀里就和鬼子干起来！」

「我今天也算看见打仗了。打仗有什麽出奇，只要你不着慌，谁还不会趴在那里放枪呀！」

「打沉了，我也会浮水捞东西，我管保比他们水式好，再深点我也不怕！」

「水生嫂，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，不然以後还能出门吗！」

「刚当上兵就小看我们，过二年，更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了，谁比谁落後多少呢！」

这一年秋季，她们学会了射击。冬天，打冰夹鱼的时候，她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，来回警戒。敌人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，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，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。

一九四五年於延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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